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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文瑞与改革开放

忽培元

! ! ! ! ! ! ! ! ! !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陕南号称“一田一水八分山”，马文瑞在
当地调研中，对群众总结出的“一分田上建粮
仓，一分水中造鱼塘，八分山上建银行”的发
展山区经济的思路非常赞赏。他对农口的同
志讲：“陕南地区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必须
进一步放宽政策，不要捆住群众的手脚，越是
交通不便的地方越要放宽。”

基于这个认识，!"#$ 年 % 月 !& 日，省
委、省政府作出《关于加速陕南山区建设若干
政策的规定》，《规定》提出，陕南地区必须坚
持“在实现粮食自给或者有余的同时，逐步建
设成为林业、畜牧业和土特产品基地”的方
针，按照不同类型的地区，搞好规划，合理布
局粮食和多种经营生产。
为了扶持多种经营的发展，省上每年按

统购价格提供安康地区 %'''万斤、汉中地区
&''万斤、商洛地区 (''万斤补助粮。给养殖
业的农户划出一定土地，作为种植牧草和圈
舍场所，供其长期使用。省上每年补助 %'''

万元，作为陕南兴办加工业和建设重要商品
生产基地的经费；投资 )''万元用于一些重
点商品生产基地、农副产品集散地、小城镇和
县、社公路的基础设施建设。甚至还提倡和鼓
励农民投资兴建和经营小水电。这些发展思
路，完全符合当地实际，至今仍不落后。
这次到陕南调研，马文瑞发现一户农民

养的鸡全都没毛。大冬天，鸡都冻得缩成一
团，赶都赶不开。他感到奇怪，就问养鸡的妇
女：“这是怎么回事？你家养的鸡为啥都不长
毛？”那位妇女红着脸一时回答不上来。她支
吾了老半天，才说：“谁知道哩，大概是品种不
一样吧。”一下把大家都逗笑了。
马文瑞却是怎么也笑不起来。他很严肃

地问身边的县委书记、县长：“你们说，这究竟
是怎么回事？”县委书记、县长也显出很为难
的样子，不知如何回答。
马文瑞当时很生气，又问公社有没有兽

医，公社书记有点紧张，结结巴巴回答说：

“原，原先有，因为人家是关，关中人，
不安心咱山，山区工作，就，就，就……
调回去了。”
这一回，人们是再也笑不出声了。
“怎么，咱们每年学校毕业那么多

学生，都到哪里去了？”马文瑞有些生
气。

“学，学，学校新分来的学生，都，都，都留
不住。进，进城了。老兽医都退，退，退休了
……”那位公社书记难过地流出了眼泪。
马文瑞听得皱起了眉头、涨红着脸。他心

想，留不住科技人员，多种经营怎么能发展起
来呢？此后一路上，他都思考着这个问题。回
到省上，就找来科委的同志商量，要他们提出
相应政策，鼓励科技人员安心到山区工作。
为了稳定和加强山区干部，鼓励科技人

员来山区发展多种经营，振兴山区经济，省
委、省政府于 *月 %)日作出决定，采取特殊
政策，鼓励科技人员到秦岭、大巴山去工作。
对陕南 %$个条件艰苦、工资类别低的县，每
月给每人发给一定的生活津贴费；外地干部
到山区来工作，凡相当于初级以上技术职称，
工龄满 *'年的，农村家属户口可以转为非农
业户口；从平原地区支援秦巴山区的科技干
部，可不转户口和工资关系，享受山区津贴待
遇，采取轮换制；本省高校对山区学生毕业愿
回原地工作的，录取分数给以照顾。同时，省
上还拿出 %$''名调进指标，解决山区干部和
科技人员缺额问题。
秋天，在陕北靖边县调研，马文瑞发现了

立志扎根荒原，坚持治理沙漠的典型人物牛
玉琴。那时，她还年轻，三十出头，身体很强
壮，事业也是刚刚开头，像沙漠中破土而出的
一株红柳，充满了希望和生机。她的精神令省
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十分的惊异。
鄂尔多斯高原的狂风四季肆虐，它带着

塞外大量的黄沙，无情地越过古长城线，向内
地袭来。每年都有大片的良田与无奈的村庄
被黄沙掩埋。沙进人退，何时才是尽头。数十
年来，国家花巨资在毛乌素沙漠南沿，建立起
数十个国营农场，如同治沙的尖兵，每年带领
着当地群众种树种草，与暴虐无忌的沙魔抗
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曾经一度出现了
“沙退人进”的局面。但是，国家资金难以为继
时，当农村改革开始，林场断奶，许多人开始
砍树卖钱，维持生计，治沙形势十分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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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笔下生祸

钟雨清脑子一片混乱。在跟汪小琼恋爱
的这些年里，他已经记不清自己写了多少信，
在信里又都说了些什么。但有一点他是清楚
的：他在信里没有少谈对前途的看法。他一直
把给汪小琼写信当作自己生活中最大的乐
趣。可如今，这一切都变成了祸水！

他想起社会上有不少人因这类
事跌入深渊。写信、记日记、讲话……
处处都有可能闯祸。他感到最难受的
是，父母的污点还没有擦去，自己也
跟着背上了污点，这事要是让妹妹楚
妮知道，小姑娘怎么受得了啊！
时钟已经滑过九点二十分的位

置。这时间，正是他该去校革会填
那张《转正表》的时候。可眼下他不
能不犹豫：自己去还是不去？

不知怎么的，钟雨清此刻想得
最多的，是妹妹楚妮。他昨晚还想，要
把代课教师转正的事瞒上几天，到时
候给妹妹来一个惊喜；可现在，这一
切就要落空。他不知道自己出事后，
将怎样面对楚妮那双清纯的眼睛。
“钟雨清，你出来一下！”门外

突然有人喊。
那是校革会副主任甄碧琴。平时，甄碧琴

一直称钟雨清“钟老师”，此刻她直呼其名，钟
雨清一听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钟雨清踏出门，甄碧琴开门见山告诉他，

针织厂抄出了他写给汪小琼的几十封信，她
粗粗看了一下，问题的确很严重！
钟雨清的心本来一直悬在半空，此刻听

甄碧琴说出真相，就像一个坠落山谷的人跌
到沟底，那颗心反而落定了。他脸色灰白而平
静，像一个濒死的病人。
甄碧琴说：“针织厂保卫科干部现在就在

你宿舍门口等着，他们要看一下你的住处，希
望你配合。”钟雨清一听就明白了，他们是要
追查另外 (套出口运动服的下落。
他走到宿舍，开门让针织厂的人进去查

抄。两人翻了一通，见没有要找的东西，又悻
悻离开。住处被无端查抄，钟雨清的愤怒像火
舌一样乱窜，直烧得他胸口阵阵生痛。那两人
走后，钟雨清被甄碧琴带进校革会办公室。他
一进门就看见桌上放着一大堆信。那显然是
针织厂的人带来的他写给汪小琼的信。一种

从未有过的耻辱涌过心间，钟雨清觉得自己
像被剥光了衣服，裸露在大庭广众之前。

甄碧琴把那些信件往钟雨清面前一推，
问：“这些信是你写的吗？”钟雨清不语。因为
信被推近，他看得更清楚了。它们经过整理，
还用红笔编了号。钟雨清一时不敢相信：自己

竟给汪小琼写了这么多信！
“是我写的。”钟雨清目光不离那

些信件，机械地回答。他这时感到一阵
尖锐的耻辱直逼心底，因为对方用的
是一种审讯式的口吻。他这辈子还是
第一次领受这样的逼问。

甄碧琴用手指敲着信纸，说：“你
看看，你都写了些什么？”钟雨清用眼
一扫，见信上早已有人画过红线———
“从历史看，中国最先进的阶层是

工人和知识分子，而农民的意识从来
都是落后的。让我们来接受贫下中农
再教育，从理论上来说也是不妥的。”
“学校管理者应该是最有学问的

一群人。可现在来领导学校的，却是
‘贫下中农宣传队’。连他们自己也承
认，他们是一群大字不识的农民。这样
下去，学校将变成什么？我们的民族又
将走向哪里？”
钟雨清的心跳得越来越厉害。这些字句，

他是多么熟悉，又是多么陌生！他不想否认，也
无法否认，这些确实是他写的。他想，这些话都
是私下说说的，有的还带着点卖弄才学的意
思，经得起别人这样细读、这样挑剔、这样用红
笔勾画吗？甄碧琴说：“没想到吧？你女朋友会
把你的罪行都抖搂出来。要不是她反戈一击，
你的真实面目到今天也不会暴露。”
即使听到这样的话，钟雨清对汪小琼仍

然没有丝毫怨恨。汪小琼是他的第一个女朋
友，是迄今为止唯一给他带来异性温暖、为他
的生活注入春天颜色的那个人。对于这段情
感，他没有任何后悔。
就在这时，肖嘉慧出现在门口，问甄碧

琴：“甄老师您叫我？”甄碧琴用嘴努一下钟雨
清，用公事公办的口吻对肖嘉慧说：“我现在
有重要事情，你过一个小时再来。”
肖嘉慧答应着离去，转身时，她突然扫了

一下桌上的信件，又朝钟雨清瞥了一眼。这两
道眼光掠得飞快，却包含了许多意思。钟雨清
内心充满自卑，立即避开了她的目光。


